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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人君子





▲大法弟子美术作品《横幅》








新唐人





古时有一人刘某善数术且能道阴阳。乡人皆赞其了得，他自己亦深以为然，沾沾自喜。


一日他行夜路前往某庄，路遇两小鬼亦往此地，于是结伴同行。原来此庄某人阳寿已尽，而小鬼奉命前去领其魂魄。三个一路说笑来到庄前。此时已是午夜时分，庄里一片漆黑，庄头路旁一茅草


房里烛光明亮，原是一书生正襟危坐挑灯夜读圣贤书。两小鬼顿足不前，对刘某曰：“此路前行不得，就此别过。”刘某大惑不解。小鬼道：“你看这间茅草房，一片红光罩着，阳气逼人，我等近前不得，只好绕道进庄了。”


刘某恍然大悟。沉思良久，心中顿生茫然失落之意。暗道：“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家贫如洗，衣着寒酸，却一身阳刚之气，鬼也惧之。吾以为数术通阴阳手段了得，鬼却不怕我。实在惭愧的紧。


这个故事情节简单却寓意深刻。一个人，意诚而心正，心正而身直，身直而行端，行端而望之俨然，阳刚威武，百邪不侵，一身正气，妖魔鬼怪自惧之。此乃正人君子。（文/汉清）





横  幅 





【明慧网】在海外《真善忍国际美展》巡回展上，我看到了一幅作品《横幅》。我知道，当年法轮功学员在所有信访的路被共产党堵死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去天安门举横幅，告诉


世人法轮大法的真相，表达自己的心愿。


这幅作品也让我想起了一个国内法轮功学员记述的“一个堆满了横幅的房子”：


……


第三天大清早，两个警察给我


戴上了手铐，押上警车，呼啸而去。我以为迫害升级了。


突然开车的警察对我说：“你跟着，把你那天打的横幅找出来，量刑用。”接着大骂，“又不是领导，也管不着我们，连处长还没说话呢，这么冷的天，他倒非逼着我们去天安门找什么横幅，那横幅多了去了，你找得过来吗？”


我被带到一座类似影院或剧场的大型建筑内，这里每道门都有持枪警察把守。我已由刚来时的满头青丝被迫害得苍苍白发，并且又被铐着双手。即使如此，它们仍然如临大敌，每道门我都被反复、仔细的搜身，我觉得它们很可笑，又很可怜。一通繁杂的手续后，进入一个至少二层楼高，异常宽大的大房子内。


这里堆满了横幅，几米长，乃至几十米长，粗细不等的大、中、小木杆、竹竿，如果不是这样大的房子还真放不下这么长，这么多的东西呢。屋里到处堆满了装得鼓鼓的大编织袋子，大的周长要至少三人拉着手才能合围，小的也得两人拉手才能合围，里面装满了法轮功真相条幅，然后一袋袋摞上去，直到天棚。他俩看了一眼，又大骂。在这里要想找出我当时打出的那个横幅无疑是大海捞针。我得以近距离仔细观察这些珍贵的东西了，大的已无法丈量，


小的仅半尺多长，一幅幅都是崭新的红、黄颜色的布、绸或缎制作，还有不同风格


的针织、刺绣、编织和我尚不知晓的其它缝制方法制作而成的，单是刺绣就有许多种不同的针法、手法。


我看着，轻轻的抚摸着：针针都


浸透着对师父、对大法的真情，线线都绣着弟子归真的心，每一个条幅都是一件不可多得的、顶级的、珍贵的稀世文物！在这里，我真的出乎意料的找到了我当时打的那幅超过一米多长、二十公分宽的红底黄字“真善


忍”横幅。我仿佛又回到了那激动人心的一刻……我又小心翼翼的卷起了它，轻轻的放回原处，“我要第二次再来天安门看你！”我心里说。


太阳已西斜，早已过了午饭时间，他俩又饿又累又气，骂着，擦着汗，随便拣起一个条幅，对我说：“就算这个吧，这么多，上哪找！”几个小时，只翻了冰山一角。


办着同样繁琐的手续，看得出来，他俩勉强耐着性子，打着精神，经过了至少五、六个关卡，终于走出了大门。（接下页）











五千年文化  博大精深


儒释道精髓  流源根本


修佛向善  承天敬神


道德存心  返本归真


夫子之学  圣人之文


喜我华夏  瑞气纷纷





西来邪灵  百年妖魂


神州遭难  传统无存


杀我亲友  害我子孙


断我源流  绝我根本


哀鸿遍野  处处新坟





觉者下世 力挽乾坤


大法洪扬  万众归心


普天同向  环宇振奋


邪灵逞凶  入无生之门


法徒圆满  感谢师恩


众生得救  已是新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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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


我们知道，共产党


当年为了迫害法轮功，曾经火速制定了一个刑法第三百条：所谓的“利用邪教妨碍法律实施罪”。其实，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而被中共所诬陷的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功法。对中共的邪恶我这里就不多说了，我主要说一下这个罪名的逻辑荒谬之处。


首先，我们来假设一下，如果一个人真的利用邪教犯了罪，那么就会有相应的可利用常识或公认标准来判断的明显的犯罪行为，那么就会有相应的法律来制裁他，根本用不着这条罪名。如果万一坏人真的利用邪教犯了罪，而这些行为还没有相应的法律规范来制裁他，因为我们是大陆法系，以规范的成文法典为主，那么就应该补充这些方面的法律法规，如以前没有关于利用邪教导致人自杀方面的法规，现在可以补充这方面的法律规定，而最终的罪名还应该是事实犯罪的罪名，而不是所谓的派生出来的什么利用“邪教”、“组织”之类的大帽子罪名。也就是说，从逻辑理论上讲，这条法律应该是完全多余的法律规定。


另外，按照这条帽子罪名的荒唐逻辑，我们可以构造出制裁任何人的法律。如想要禁止别人做好人，可以立一条“利用做好人妨碍法律实施罪”；想要禁止养犬，可以定一条“利用养犬妨碍法律实施罪”；如果江泽民想要别人不骂他（当然这不太可能），可以定一条“利用骂国家领导人妨碍法律实施罪”；如此下去，永远有效。因为这个罪名不是因为犯了具体的罪，而是做了立法人不让你做的行为，不管这个行为是对是错，一旦做了，就会触犯法律，罪名叫做妨碍法律实施罪，妨碍什么法律呢？就是这个规定本身。这完全是一种荒谬的逻辑死循环，是一种蛮不讲理或低智商的恶意反复。而这样的法律条文，居然会被


一个统治十三亿人口泱泱大国的


政府通过，实乃丢人现眼。


然而就是这个荒谬的派生罪名，却能够颠倒是非黑白，因为其本身就没有客观的是非判断，只有允许或不允许。因此能够被共产党及其利用的恶人作为依据来威胁和迫害最正直、最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其实细想起来，共产党当年搞的历次运动，哪次不是用此类派生出来的罪名或帽子来迫害人，来混淆是非，来让人失去正


常的判断力或者是放弃自己的是非标准，最终用这种愚蠢的逻辑和暴戾的手法毒害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思想。所以，希望更多的法轮功学员和世人能够认清共产党的荒谬手法，不要畏惧这些来自恶法的荒唐要挟，因为恶法非法。◇





【明慧网】当家人告诉我今天会有一个久不谋面的朋友来做客时，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我的这位朋友是一名法轮功学员，九九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先后两次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鸣冤。第二次回来后先是在拘留所非法关押了一个月，刚出来上班又被单位强行绑架到洗脑班，准备对他采用暴力洗脑，到洗脑班的第二天他有机会逃了出来，从此就开始辗转各地流浪。这次回来，我们已是几年没有见面了。不知道这些年中，他过的怎么样？


他来了，看到他的第一眼我就一震，我震惊于那双充满神采、坚定有力量的眼睛，不用说话，我知道我的一切担心都是多余的。那一刹我明白了，陶渊明在山村里为什么会写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名句，很多时候精神的平静快乐并不来自于物质的多


少，所以藏民才会花掉一生的积蓄去拉萨朝拜，内心充满幸福满足；所以那些贪官在吃着山珍海味、住着豪宅别墅、包养多个情人的情况下，独处时依然挡不住内心袭来的阵阵空虚和不安。


在我的头脑中，闪现出一个慈祥的老太太的面容，她是我这位朋友的母亲。记的那还是在九九年以前，她曾和朋友一起来过我家，那时她有六十多岁，却很年轻，皮肤白白的、嫩嫩的，我缠着问她保养的秘方。她笑着让我炼法轮功，并且说自己原来得了胃癌，生命垂危之际有幸得了大法，现在不但胃癌不见了，其它的病也都好了，家务活全都担了起来。


想到这，我问朋友：“家里的消息知道吗？阿姨还好吗？”


朋友的眼神略有暗淡，说：“去世了，那还是在零一年的时候。我离开家以后，居委会三天两头就来家骚扰，有时这些人逼她说出我的下落；有时以停发退休金相威胁让她放弃修炼；有时告诉她洗脑班、劳教所的残忍，如果她不配合就会被送那儿去。最终老人受到严重惊吓，放弃了修炼，然后身体就一日不如一日，这样拖了半年，离去了。我这儿也是刚刚才知道的。”


此刻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所有的语言都变的苍白无力，记的著名历史学家辛灏年先生说：“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住血写的历史。”不管中共在媒体上如何粉饰，怎能掩盖迫害法轮功犯下的滔天罪行呢？（文/夏天）◇





浅论“利用邪教妨碍法律实施罪”之荒谬





血写的历史





（接上页）车开了，我请求师父让车慢行，绕完广场。果然，警车缓缓的向天安门驶去，到了金水桥，我戴着手铐，双手合十，高高举过头顶，向着天安门广场，用我的生命高呼：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我师父清白！师父啊，放心吧。它们可以关了我的身，但它们永远关不了我的心，什么都改变不了我，大法，我学定了，师父啊，放心吧！”


我声泪俱下，眼泪就象那断线的珠子，湿透了我的衣襟。在这一、二十分钟的时间里，除了我的呐喊，好象一切都静止了，两个警察被震住了，如木鸡一般。◇

















